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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尘暴》中雕刻人性

2025上半年扎推涌现的悬
疑剧中，后劲最足的当数《沙尘
暴》。

西风漫卷，黄沙扑面，锅炉里
滚出的一具焦尸拉开了故事的序
幕。凭借环环相扣的叙事技巧、广
袤粗粝的美学风格和洞察人心的
深刻立意，该剧一经播出便获得
观众的热烈反响。相较于传统刑
侦剧的“猎奇式破案”，《沙尘暴》
更注重对人性的解剖以及对个体
命运的观照。

在导演谭嘉言看来，这部始
于原创文本的剧集，其独特魅力
恰在此处。“无论是在创作中，还
是生活里，每个个体都是复杂而
立体的。这个故事最出色的地方，
正是将人性的这种复杂性刻画得
淋漓尽致。因此，我们遵循这一创
作思路进行深度挖掘即可。所谓
深挖，就是以公平的态度对待每
一个人物，反复考量每个角色的
可能性。”

通过反复斟酌，谭嘉言及团
队力求赋予角色更多的细节与可
能性。孙彩云探监丈夫丁宝元的
这场戏中，剧集最终呈现的方式
与剧本上的设定有所不同。谭嘉
言说，按照剧本设定，孙彩云的情
人关乔原本是直接在监狱门口等
待，但在拍摄现场，孙彩云的饰演
者黄小蕾指出了其中的不妥之
处：孙彩云不希望狱中的丈夫知
道自己的秘密，她必须牢牢占住
每个月一次的探监名额，杜绝有
人向丁宝元通风报信的可能性，
因此，情人关乔不可能如此明目
张胆地守在监狱门口。最终商定
的处理方式改为：关乔应在离监
狱门口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等候，
并且一开始是坐在车上不露面、
不现身。

谭嘉言表示，“这正是在创作
过程中，我们基于每个角色的心
理状态、目的性和独特个性，代
入角色身份去仔细考量其行为
动机与方式，力求做到合理可
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实践
过程。”

耗干自我的一次创作

如果将创作进行阶段划分，
《沙尘暴》对谭嘉言来说是一个极
具标志性的转折点。“之前的创作
更侧重主观感受，凭直觉把握作
品方向；而《沙尘暴》在保留这种
感性特质的同时，开始注重创作
的目的性。《沙尘暴》既是一个阶
段的答卷，也是耗干自我的一次
创作。”

命运的转折中总藏着很多偶
然与必然。谭嘉言并非学院派出
身，他大学时的专业与影视相去
甚远。“我本身是学生命科学的。
对于影视这个领域，我是一个掉
队者，确实不擅长，但后来在影视
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在影视行业内，导演通常有
两种成长路径。一种毕业于相关
专业院校并接受过正规影视教

育，另一种则是从基层做起，经历
摸爬滚打。谭嘉言属于后者，从
场记、执行导演、分组导演一步
步走到独立导演的位置。“在独
立执导前，我完整经历了导演
组的每个岗位，这让我深刻理
解专业剧组的运作体系。因此，
对日常拍摄流程我比较熟悉。”

真正的挑战始于坐在监视
器前的那一刻。《沙尘暴》实际
拍摄周期65天，后期制作耗时
半年。剪辑阶段用了一个半月
才达到定剪标准。在此期间，谭
嘉言的工作时长日均在14小时
到16个小时左右，回去之后也
无法立刻休息，还要处理剧本
修改、分镜调整等案头工作，

“通常只能睡4-5小时。”
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

谭嘉言展现出极强的韧性。“电
视剧拍摄的高强度特性要求导
演在持续高压下保持专注———
每天需要做出上百个决策，每
个决策都可能影响成片质量。
你要在极大的专注度和劳动强
度下去做各种判断。”这不仅是
专业能力的考验，更是心理素
质的磨练。

如何实现从文本到影像的
转变，这是包括谭嘉言在内的
每个导演都无法逃避的叙事挑
战。文学文本与影像存在差异，
影像在观看过程中带来的感受

更为直接，而文字反而能提供
更大的想象空间。编剧在构建
剧本结构时，可以顺着叙事逻
辑推进，在需要补充某个人物
前史脉络的地方断开叙述，专
门讲述即可。“然而，当我们将
这些内容转化为影像呈现给观
众时，可能会在观看体验上产
生断点或不满足感，甚至破坏
文学文本特有的阅读感受。因
此，如何有效地编排所有影像
素材，使最终呈现的故事流畅
性及其内涵能达到剧本所要表
达的高度，是一个重大课题。特
别是考虑到这个故事存在两条
时空线，如果这两条时空线处
理不当，观众极易产生断裂感。”

转化为戏剧逻辑

谭嘉言擅长处理现实题材，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创作偏好。如
果向更深处漫溯，这或许与其理
科出身、重视逻辑性的个人经历
密切相关。

“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关键
在于对生活的认知深度，以及生
活逻辑能否同时说服创作者与
观众。现实题材创作的精髓不在
于简单复刻现实逻辑，而在于如
何将现实逻辑转化为戏剧逻辑。
重点在于：我们能从现实逻辑中

挖掘多少可能性，并将其升华为
具有戏剧张力的表达。这种转化
过程本身便充满创作趣味。”

以孙彩云这个角色为例，首
次接触剧本时，谭嘉言对其极端
性产生质疑，现实中很难遇到如
此“超神”的人物——— 擅长装死、
能言善辩到屡次化险为夷。这时
需要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对方
要塑造怎样的人物？如何从现实
逻辑中寻找支点，使这个角色既
保持戏剧张力又不失可信度？

比如原剧本中王良追杀孙
彩云的结局就缺乏说服力。作为
女性，她如何在力量悬殊的生死
对抗中存活？最终，谭嘉言设计
角色前史，解决了这个问题。通
过丁宝元家暴的情节铺垫———
每次家暴时，孙彩云都用假死来
减轻伤害。这个设定既解释了角
色特质，又为后续王良追杀时的
脱险方式埋下伏笔。当观众已见
过她在丁宝元面前假死的行为，
再接受她用同样方式骗过王良
就显得顺理成章。这种严密性本
质上是从角色性格出发的逻辑
延伸。

谭嘉言倾向于在创作前期
进行充分且必要的准备，同样坚
持根据项目特性来调整创作策
略。“每场戏都在脑海中预演过多
次，对最终呈现效果有清晰预期。
拍摄时更多的是专注实现预想效

果，而非临时迸发意外惊喜。”
与段奕宏等优秀演员的合

作，让谭嘉言深刻体会到目的性
创作的价值。这种专业互动促使
谭嘉言必须更清晰地思考，作品
应该达到怎样的艺术高度和思想
厚度？“在这种框架下，创作不再
随心所欲，而是需要系统性地填
充每个环节，确保所有元素都服
务于整体表达，更具有方向性。”

不预设特定风格

“不设限”，谭嘉言在采访中
反复强调这一点。比起那些具体
的、切实的、可以触摸的物理细
节，他更希望“找到一种感觉”。

“其实我不是那种在开拍前
就规定好影像风格的导演，不会
给自己设定必须拍成某种特定风
格。但到了拍摄地之后，身处那样
的环境里，你会不自觉地捕捉到
某种感觉，这种感受自然就会赋
予影片独特的气质。至于细节处
理，因为我们全程实景拍摄，现场
环境本身就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那些我们特别需要的细节元素，
通过美术设计也都能很好地实现
和补充。所以感觉就像是为我们
指明了一个大方向，只要这个方
向找对了，具体的细节就很容易
填充完善。我不愿给自己限定某
种固定风格，更愿意为每个项目
寻找它最适合的独特风格。”

作为一位相对年轻的创作
者，谭嘉言直言，“当你在创作中
表现出不成熟或认知局限时，大
家往往会给予理解和包容。”与
此同时，他也深知，比起前辈们，
青年导演的生活体验会相对匮
乏，在执导前期博得团队和演员
的信任也会更为艰难。“这份包
容不是永久的，我们终归要成
长，要成熟起来。导演这条路还
很长，未来还要拍更多作品，走
更远的路。”

随着审美的变化，观众对于
剧集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电影或许更强调导演的个人表
达，但电视剧必须让观众愿意买
单。”他同样强调创作者的选择
权：“市场上有千万种商品，有些
我们愿意做，有些不屑做，也有
些不适合我们做。”在《沙尘暴》
中，他选择在保证剧情吸引力的
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表达，而非
纯粹迎合市场。

谭嘉言认为，“创作不能仅凭
想象，必须扎根现实。只要作品立
得住，自然会有下一部。作为创作
者，你的作品品质如何，观众一眼
就能看出来。如果品质不过关，被
观众过滤掉是很自然的事，作品
最终是要和观众一起完成的。”

作为山东人，谭嘉言表示齐
鲁文化对他的创作存在潜在影
响。“这种影响是自然而然的，可
能是世界观，也可能是某些价值
观的呈现。”

在商业与艺术、传统与创新
的交织中，谭嘉言展现出了新一
代导演的清醒与务实。他既不抗
拒市场规律，也不放弃表达追求；
既拥抱审美革新，又坚守创作本
心。或许，正是这种平衡感，让他
的作品既能打动观众，又能留下
思考的空间。

导演谭嘉言：创作必须扎根现实

风沙，四处游走，串联起西北小镇里
的黑白善恶。距离剧集《沙尘暴》收官，已
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6月5日，青年导演
谭嘉言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的
专访。谈起创作时的种种经历，他依旧流
露出无法止息的热情。对他而言，影视不
仅是兴趣所在，也意味着某种归属感。

▲谭嘉言《沙尘暴》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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